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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的儲藏室
不論是買房還是

租房，如果你是第一
次入住柏林的公寓，
可能會被其 「默認出
廠自帶」 的地下儲藏
室驚喜一下。因為，
這個約定俗成的儲藏
間並非租房出租面積

或購房銷售面積的一部分。
柏林的公寓樓除了正常的住宅部分，

往往會有一層儲藏室。這樣的 「儲藏樓
層」 大部分情況是在地下負一樓，有車庫
的公寓便會緊鄰車庫，否則多會在平街一
層或二層。

在這樣的「儲藏樓層」裏，每家每戶都
有一個專屬的隔間，用作隔間隔斷 「牆」
的往往不是水泥磚牆，而是鐵絲網或鏤空
的金屬牆，所以是很容易看得到裏面放置
的物品。我猜想這麼做可能有兩個原因，
一是防止有人在裏面住下來或者過夜，二
是刻意讓住戶不要放貴重物品在裏面。

可能正是因為這樣的儲藏室既不會被

算作租房面積，也不會在購房時為它額外
付款，所以儲藏室的位置、面積和安排都
是由最初開發商修建公寓時就定下的，戶
主和租客也不能按喜好選擇。

一般來講，面積大的公寓對應的儲藏
室相對略大一些，但總體面積差別不會太
多，更不會按照公寓面積成比例分配。儲
藏室的位置有時是按照各單元方便進出來
設計和安排，但也有一些奇怪的分配。不
管怎樣，這樣的儲藏空間算是「贈送」的，
所以大多數時候戶主也不會太「挑刺兒」。

這樣的儲藏室為住戶提供了額外的空
間，雖不如在公寓內部的雜物間方便，但
能滿足熱愛戶外運動的柏林人放置裝備，
如滑板、輪滑鞋、滑雪裝備等等。冬天自
行車騎得少的時候也會被收納進去，因為
比放在自行車車庫相對安全一點。另外，
柏林有習慣根據季節換車的輪胎，俗稱夏
胎和冬胎。車胎換下來放家裏又髒還很佔
地方，如此的儲藏室便是它們最好的去
處。

有了這樣一個地方，人們還習慣把一

些不常用的雜物堆在這裏，如一些紙箱子
或者電器外包裝等等。

然而，正因為這個儲藏樓層並不會經
常有人來取放東西，便給了小偷們有機可
乘。這不，剛開年兩個月的時候，我們公
寓樓的儲藏室已經被 「光顧」 兩次了。

第一次有可能是儲藏室外面的大門忘
了鎖，被小偷輕鬆入內，把隔間的鐵絲網
門輕輕一拉便開了。小偷大致翻了一下，
沒看上我們堆在樓下的一些空盒子和玩
具，留下一片狼藉也沒拿什麼東西。第二
次就直接把儲藏室厚重的大鐵門都卸下來
了，來勘查現場的警察都感嘆說這也太暴
力了。小偷把一個一個儲藏隔間翻得亂七
八糟，和鄰居溝通以後，都說好像沒丟什
麼東西。估計大家也都不大記得放了些什
麼在儲藏室，因為大都是些無關緊要的東
西，很久不去查看，也就漸漸淡忘了。

後來跟德國朋友聊起，才知道儲藏室
被偷是柏林太常見不過的事情了。如此小
小儲藏室，既方便住戶又 「方便」 了小
偷，真是讓人歡喜讓人愁。

大潮汕，加油！
上周五至本周一

（三月二十四至二十七
日），筆者跟隨香港傳
媒高層訪問團到潮汕三
市參觀訪問，這次活動
由香港潮州商會 「百年
潮商」 慶委會主席黃書
銳先生和香港汕頭社團

總會主席高佩璇女士共同發起、十多家
港媒和在港央媒的高層參加，受到汕
頭、潮州、揭陽三市各方熱情歡迎，溫
湛濱、何曉軍和王勝三位當地市委書記
分別會見訪問團全體成員，詳細介紹地
方經濟發展的最新情況。我們在夜幕下
的汕頭小公園亭前觀賞露天潮劇表演，
在潮州鎮海樓下廣濟橋畔欣賞夢幻般的
韓江燈光匯演，在料峭春寒中參觀南宋
設立的揭陽學宮；我們參觀了汕頭僑批
館、開埠紀念館、廣東以色列理工學
院、第二屆潮汕國際紡織服裝博覽會、
饒宗頤學術館和陳偉南文化館，與汕頭
僑商會、潮州烹飪協會交流，走訪了三
市多家企業：汕頭海上風電產業園、澄
海獅頭鵝現代化農業產業園、潮州凱普
生物科技集團、三環集團、揭陽海興控
股集團等。連日品嘗到被國家領導人稱
之為 「最好的中華料理」 的潮汕美食，
更令所有團友大飽口福。四天走三市，
雖然行程匆匆，但內容豐富多彩，筆者
發現兩個共同點，同時想藉《大公報》
一角，提出一點建議。

第一個共同點，就是潮汕三市的領
導都高度重視並且非常期望進一步加強
與香港的經貿合作，迫切希望乘香港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這
股東風，為潮汕地區經濟發展注入新的
動力。潮汕與香港有深遠的歷史淵源，
早在開埠初期，已有不少潮州人乘搭紅
頭船落地香港，兩年前，香港潮州商會
慶祝成立一百周年。改革開放初期汕頭
成為全國四大經濟特區之一，就是因為
有遍布港澳和海外的潮商群體。溫湛濱
書記表示短期內會來香港，何曉軍書記
則剛到香港拜訪李嘉誠等著名潮商之後
回到潮州，他們都強烈希望借助港澳及
海外鄉親特別是潮商的力量，推動潮汕
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其實，對香港而
言，兩個多小時高鐵車程、總面積一萬

多平方公里、總人口達一千五百萬的
汕、潮、揭三市，人力資源豐富，市場
潛力巨大，香港和潮汕地區合作發展的
空間非常大，希望李家超特首到訪大灣
區城市之餘，也能抽時間到潮汕地區走
走看看。

另一個共同點是，這三位地方 「一
把手」 都不是潮汕人，都操一口標準普
通話，但是他們都了解潮汕、深愛潮
汕。來自西安的何曉軍書記對從潮州走
出去的國學泰斗饒宗頤、香港首富李嘉
誠，以及一個星期前仙遊的一百零六歲
著名愛國愛鄉僑領陳偉南三位傑出鄉賢
引以為驕傲，講起潮州兩千多年的歷史
和文化傳承如數家珍，甚至解讀潮州族
群血統與南宋朝廷的關係 「密碼」 ，連
我這個經常在不同場合談論潮文化的地
道潮汕人都自愧不如。來自湛江的溫湛
濱書記對汕頭百年商埠的輝煌歷史津津
樂道，希望藉明年主辦國際潮團聯誼年
會為契機，推動汕頭重現萬商雲集的光
輝歲月。揭陽的知名度不及汕頭潮州，
但山東人王勝書記對先有揭陽後有潮州
和汕頭的歷史和文化積澱感到自豪，對
揭陽的後發優勢充滿信心。常聽有人
說，潮汕人排外，其實不然。為官一
方，愛一方土地及其文化，這樣的父母
官，肯定受老百姓歡迎。

潮汕四日，收穫滿滿，對三市的發
展勢頭感到鼓舞之餘，一路上也在思
考，為何潮汕人傑地靈，港口機場高鐵
樣樣有，經濟發展卻徘徊在全省中游和
中下游？改革開放之前汕頭是僅次於廣
州的廣東第二大城市，為何成為全國最

早四大經濟特區之一逾四十年，今日只
是一座三線城市？記得大約十年前，香
港多名潮籍全國政協委員曾經聯署提
案，指出九十年代初汕頭地區行政區域
一市分為三市的做法造成行政區劃壁
壘，分散了潮汕地區的競爭力。這種說
法不無道理，假如將順德和南海升格為
地級市，也一定會影響佛山的整體實
力。但此一時彼一時，走回頭路重新合
併不太現實。早在二○一二年，潮汕三
市就建立同城化聯席會議制度及工作協
調機制，過去幾年取得一些進展，但比
起廣州和佛山同城化的成果，差距很明
顯。筆者在疫情前曾經從廣州搭地鐵到
佛山，非常方便。廣佛兩市公共交通、
城市規劃互相協調，經濟布局避免同質
化，形成 「廣佛經濟」 協同效益。去年
公布的《廣佛全域同城化 「十四五」 發
展規劃》，到二○二五年 「廣佛經濟」
總量將達到五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二
○二二年國內生產總值的二十四分之
一，對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輻射作用更
加突顯。潮汕三市本來就是一家人，加
速推進同城化，達至三贏可期。大潮
汕，加油！

陽春三月，
和風拂面。這個
時節，適合暫別
都市喧囂，回鄉
下老家小住一
段。一是陪陪年
邁的父母，領略
一下久違的田園

春色；再就是嘗鮮解饞，一樣是春
韭，另一樣便是奇香無比的香椿
芽。

其實這兩樣東西在城裏的超市
或菜市場也常見，但老家的春韭是
現吃現割，香椿芽更是樹上現掰下
來的，從田間、樹上直接到餐盤，
何其鮮，可想而知。

因為提前給母親通過電話，那
天我的車一拐進胡同口，就遠遠地
望見身材瘦削的母親已經站在大門
外等我了。

那頓午餐，一壺小酒就着一盤
香椿芽炒雞蛋和母親拿手的韭菜盒
子，我和父親喝得很是酣暢。飯
後，趁着父親午休，我一個人來到
了大街上。

午後的村街有點靜，只有幾個
上了年紀的長輩背着牆根懶洋洋地
曬太陽。行至村口，忽見右手邊一
家門樓上的一副對聯，不禁眼前一
亮，上聯：黃鶯鳴翠柳，下聯：紫
燕剪春風，橫批：鶯歌燕舞。這一
「鳴」 一 「剪」 ，頓時覺得整個村
子都鮮活生動起來。

出村口，便是那條堪稱我兒時
樂園的白水河。河水很淺，就連刻
在河底的溝溝壑壑以及隨波慢搖的
水草都看得十分清晰。河邊的柳
樹，已開始吐芽，纖細的枝條隨風
搖曳，恰似翩翩起舞的少女。突然
就想到宋代嚴仁《春景》中的兩句
「簾半卷，露新妝，春衫是柳
黃」 ，實在佩服古人的才氣，竟將
柳黃比作春天的衣衫，何其絕妙。
河兩岸是一片一片的麥田。節氣，
果然神奇，驚蟄一過，彷彿就是一
夜之間，沉睡了一冬的大地開始變
得鬆軟，腳踏上去，飄飄然，像踩
了一層薄薄的雲彩。

沉睡了一冬的麥苗，在春風裏

伸着懶腰，彷彿在竊竊私語。地頭
的幾簇迎春花似乎聽懂了，高興地
紛紛綻開了笑臉。我彎腰，輕輕托
起幾朵，一股裹挾着泥土味道的清
香立馬撲鼻而來，沁入心脾。那嫩
黃嫩黃的小花瓣雖薄如蟬翼，卻努
力張開着，透出勃勃的生機。望一
眼田間的麥苗，摸一下隨風搖曳的
柳枝，再看一眼潺潺流動的河水，
我終於知道了什麼是春意盎然。

行走在這如詩如畫的春意裏，
不知不覺，已是日頭偏西。我沿着
河堤的另一邊，開始往回走。母親
說晚上有縣裏的文化下鄉演出，舞
台就搭在村小學的操場上。

街上，來來往往的人也漸漸多
起來，最喜人的當屬那些剛剛放學
的娃，村上的小學並不像城裏，非
得統一着校服，所以孩子們身上依
然是我行我素的五顏六色，有兩個
虎頭虎腦的男娃更是頑皮，居然將
兩隻風箏繫到了後背的書包上，他
們在前邊瘋跑，風箏便跟着他們起
起伏伏，宛如兩隻調皮的燕子正在
跟小男孩快樂嬉戲， 「兒童散學歸
來早，忙趁東風放紙鳶」 好一幅現
代版的 「村居」 圖畫，煞是可愛。

待我走進家門，母親已將晚飯
做好，外焦裏嫩的炸香椿魚、一清
二白的小葱拌豆腐，爐子上還在
「呲呲」 冒着熱氣的鍋裏是我從小

就最愛喝的小米粥。
吃過晚飯，年輕那會兒曾很是

「文藝」 過的母親，樂顛地去看演
出了。我和父親則留在家裏邊喝茶
邊天南地北地閒聊。不知不覺，母
親已經看完演出回來，見我們爺倆
依然毫無困意，便催我快去睡覺：
「開了三個多小時的車，多累

啊！」
我只好聽話。
爬上久違的土炕，被子是母親

剛剛曬過的，全是陽光的味道。我
一骨碌鑽進被窩，關了燈，閉起眼
睛，似睡非睡間，直感覺淺淺的月
光正透過窗戶影影綽綽地灑進來，
輕輕牽起我的思緒飄呀飄，飄呀
飄，一直飄回到了那久違的童年時
光……

煙花三月回故鄉

人與事
霍無非

人生在線
劉世河

維港看雲
郭一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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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息風景

我鄰床的患者終於從手術室推回了病房。
這是一位杖朝之年的老人，雙目緊閉，仍

未完全從麻醉狀態中甦醒，手術時間過長，看
來費了周折。醫生、護士麻利地連接開啟了床
櫃上的監護儀器、掛瓶輸液，老人削瘦的形
態，如同近處深圳中心公園遇到寒流的樹椏。

老人的三位親屬在床邊關注着他，兩男一
女，年紀未及不惑，不時用客家話小聲嘀咕
着。他們持久地看着親人，那神情，是牽掛，
是期盼。這一晚，誰也沒離開病房，陪護的床
櫈不夠，就輪流休息，老人一哼哼，全都驚
起，細緻觀察，一直熬到天明，弄得倦容滿
面。

陪護過住院父母的我，尤其能理解他們，
為了長親的病情好轉，付出的辛勞不僅在體能
上，更多的是在心神上，心比體累。老人睜眼
了，三人商量片刻，兩位男士先後離開，留下
的，是姿儀文靜，宛若雕像的客家女子。

同一病房的人，嘮扯幾句是少不了的。我
問這位女子：兩位男士是老人的什麼親屬？她
答：回去的是他侄子，買早點的是他兒子。我

又問：那你是老人的女兒囉？不，他是我家
公。這個回答出乎我意料，好一會沒說出話，
眼前這位女性不簡單吶，陡生幾許敬意。以往
我見過當兒媳婦的探病，往往是拎着湯水或其
他營養品，隨夫家家人到醫院探視，爾後一同
離開，鮮有留下陪護的，更何況是公公呢。患
者們誇獎這位兒媳婦時，她淡淡地說：這有
啥，我們那兒都是這樣的。

老人可以坐起來了，由於手術的創面較
大，還不能下地，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儀器撤
了，好幾日晝夜不停輸液沖洗創口，全仗獨兒
和兒媳照料。可是沒兩天，只剩這位兒媳婦一
人陪護了，原來是她不願丈夫耽誤上班，硬生
生 「趕」 他走，以己單薄之肩，扛起陪護的擔
子。抹臉漱口，買飯端水，倒尿拭污，輸液看
瓶，勤快耐勞。有道是一個女婿半個兒，同
樣，一個兒媳半個閨女，處好了，也是貼心的
「棉襖」 。老人對兒媳婦非常客氣，話語不掩
感激，看得出這個家庭的和睦。

我是個愛讀之人，住院帶一兩本書打發時
光。當她看到我的枕邊書時，眼睛一亮，說：
叔叔，你是老師嗎？我問何以見得？她喃喃地
說：現在讀紙書的人少了，只有老師不是這
樣。話裏語中，透出對文化的尊崇，這是客家
的民風。憑直覺的她沒完全說對，我退休前除
了給員工講課培訓，當過短暫的 「老師」 ，大
部分時間是人為我師呢。我習慣將腦袋靠着床
頭半躺看書，她說：叔叔，這樣傷脖子，我幫
你把床搖起來。當我躺下輸液時，她勸我困了

就睡，打完了她叫護士換瓶。對於其他患者，
她主動幫打開水，下樓拿外賣，儼然是我們病
房的好 「義工」 。都說客家女子賢惠善良，樂
於助人，眼見為實呀。

作為一家物業公司的員工，她可以放棄些
收入請假陪護；身為一位母親，家中的孩子她
實在擱放不下。多少次，她和在龍崗家中的孩
子通電話，囑咐一定要聽阿婆的話，好好做作
業，阿公的病好了，媽媽就回家。是這般兒女
情長，愛意綿綿，打動着每一位在場的人。

陰沉的春寒並不能長久，暖暖的陽光從窗
外射進，滿室生輝，老人可以下地行走了。披
着金陽的老人，蒼白的面龐似增了血色，精神
也好多了，愛開玩笑的患者說：老伯，你年輕
了十歲！

我的治療告一段落，臨出院，她告訴我一
個小 「秘密」 ：陪護的老人是丈夫的養父。我
的心弦再一次震撼。

坐在回家的車上，濱河大道兩旁紫荊花紅
粉白紫，開得綽綽約約，轟轟烈烈。春色萌
發，大地回暖，同樣也溫暖着人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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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VELENGTH：瞬息湧現」 當代
藝術展正在北京時代美術館舉行。該展覽
共展出十六位國際當代藝術家的十四組裝
置作品，表現 「瞬息」 之間的藝術風景。

展期至七月一日。
新華社

▲深圳濱河大道絢麗繽紛的紫荊花。
作者供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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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頭小公園露天潮劇演出。
作者供圖

柏林漫言
余 逾


